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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北京《十月》杂志社、俄罗斯《十月》杂志
社和首都师范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举办的第
二届中俄十月文学论坛日前在京举行。

2017年，中俄两家《十月》杂志合作，在
10月号上推出专辑，以“北京故事”和“莫斯科
故事”为题，组织两国作家创作多篇小说作品，
互译后同时刊出。这些作品均为反映两国首
都当代生活的最新小说，“北京故事”包括叶广
芩的《豆汁记》、邱华栋的《蒸锅和古琴》、荆永
鸣的《出京记》和晓航的《霾永远在我们心中》4
部中篇；“莫斯科故事”是一组围绕莫斯科这座
城市的风格各异的 15个短篇。作家们让个人
的生活体验与城市的演变进程相互交织，将
两座城市当下的生活现实与其丰厚的历史积
淀融为一体，对城与人、城与国家、城与民
族历史的相互关系进行文学叙事。

评论家孟繁华认为，俄罗斯作家的小说
和我们作家的作品非常不同，不仅是城市生
活不同，而且在对城市认识、对城市文化理
解特别是在书写方式上有所不同。不同国家

和不同城市的文学互相之间可以照亮，比如俄罗斯作家
让我们看到他们关于短篇小说另外一个写法，他们同样
看到中国作家对北京书写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
和他们相对简单方式构成鲜明的比照，这种比照有文化差
异性，同时也是我们互相发现的过程。

俄罗斯《十月》杂志主编伊琳娜·巴尔梅托娃表示，从
《十月》杂志看中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有很多相似的部
分，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对于研究中俄文学是非常
有意义的，可以推动中国和俄罗斯关于中俄文学的研究。
她谈到，这4位中国作家写出非常出色的中篇小说，比如叶
广芩的《豆汁记》在京剧背景下，写一个女性悲剧性爱情故
事，自己非常喜欢。 （晓 雯)

《人民文学》杂志英文版《路
灯》出版暨中澳文学交流报告会
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吉狄马加发表致辞说，

《人民文学》外文版创建了与优
秀译者和汉学家的良好合作模
式，用最快捷的方式把中国当代
很多重要作家和批评家的一些
作品翻译成不同文字，让不同国
家能比较全面、整体地了解中国
当代作家的当下写作。此次《人
民文学》英文版《路灯》与澳大利
亚学界的合作，表明中澳文学的
交流有了实际成果。

据 《人民文学》 主编施战
军介绍，从 2011 年创刊到今年
年底，《人民文学》 外文版将出

版10个语种。《路灯》的出版，不仅要推动中国
文学走出去，更要推动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
对等交流。《路灯》的作者既有重量级的中国最
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注重一些青年作家。杂志
目前正在推进落地出版，如继在美国成功实现

《路灯》经典本的出版之后，也已经与西悉尼大
学议定年底在澳大利亚的出版事宜。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讲师瑞秋·莫莉说，我
们拿到了不同版本的《路灯》，我很高兴能够把
这个杂志带回家给我的学生看。中国文学的创
造力和实验性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所接
触的中国文学是富有勇气、非常感人、有挑战

性的文学。 (蓝 文）

文学的地域性体现出文化个性的多
元、丰富和生命力。地域文化影响作家
的思维方式、气质脾性和审美志趣，孕
育出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在全
球化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文学的地域
性是否更加淡化？尤其在受全球化影响
显著的京、津、沪地区，文学的地域性
是否还能保持？本报记者近日与京、
津、沪三地作家进行对话，探讨文学地
域性的话题。

一方面趋同，一方面“众声
喧哗”

记 者：当今的京、津、海味文学有什
么特点？和过去比有什么不同？

肖复兴：当今全身心致力于京味文
学创作的人并不多，影响也还不够广泛，
起码还找不出一位能够和老舍先生势均
力敌的作家，甚至连新时期的作家邓友梅

《那五》、刘心武《钟鼓楼》、陈建功《找乐》、
王朔《顽主》那样有影响的作品也不多
见。当然，也有作品反映当下新生活或年
轻人的生活，但总的来说，远远不够，
和飞速发展激烈变化的当下国际大都市
的北京不相匹配。

当年能够称得上京味作家很多，不只
老舍一人，张恨水等也是；不仅有小说，还
有很多散文杂文，如齐如山、金受申、翁偶
虹、刘叶秋等的作品。如今，无论从作家
的阵势还是文体的丰富，都有很大差距。
因此，以我粗浅的认知，当今京味文学还
没有形成自己明显和明确的特点。

金宇澄：“海派”对于上海作者来说，
一直是淡漠的，或者暧昧的，在作品中一
般是浅尝即止，不形成整体清晰的取向，
其中当然也有沪语不易驾驭的局限，实验
的文本，即使《繁花》，也表现了一种迷惘：
究竟做到怎样的饱和度，才可以归类为

“海派”的文学？对于我这个作者来说，真
的不清楚。

武 歆：用地理坐标来划分地域文
学，并且努力找出其中的特点，这是在
很长时间里文学评论家最为常用的办
法。于是，便有了京味小说、津味小说
和海派小说。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个
作家站出来，宣称自己的创作属于哪个
流派。把自己的创作归于某种流派，不
是一个成熟而有理想的作家所做的事。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流派的产
生，必须在“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之
下，去认识去关注作品内在的精神品质。
不能以某个时段、某个人或是几个人的
写作方法相似或是写作题材相同，就此
宣言一种流派的诞生。从这样的认识出
发来看“津味文学”，需要秉持更加理
性、更加严谨的态度。天津拥有众多优
秀作家，他们始终都在认真创作，都在
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来昭示自我的存在。
以这样的态势来看当下的“津味文学”，
用“众声喧哗”来描述，可能是较为客
观的特点。若是非要找出“津味文学”
的共同点，那也就只能说，他们都有一
个共同身份，都是“天津作家”。

记 者：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态？
肖复兴：我以为京味文学要具备北

京独有的历史、文化和地理这样三大元
素。在全世界范围里，北京建城历史最
为悠久，历史的积淀，让北京城储藏丰
富的内涵；由此形成的文化，也和其他
城市不一样，起码应该包括皇家、士子和
平民或者叫做胡同文化这样三种，犬牙交
错，相互渗透，蔓延成阵，蔚为大观。不能
仅仅是人艺舞台上儿化音的京腔京韵，
或豆汁儿、爆肚、炒肝儿浅表层的东
西。正因为我们缺乏这样的文化积累以
及成长背景，当今的京味文学有待提高。

金宇澄：我个人的体会，上海元素
一直不那么确定。虽然上海在清末曾经
形成“地域”写作的热潮，但看我们如
今纳入“海派文学”的《海上花列传》，实
际是非“海派”的苏白（苏州话）作品，它只
表明了当时吴文化中心由苏州输入（“吴
方言”以后就以“沪语”为代表了）的一种
象征。虽然上海曾聚集了天南地北的作
者，但地域意识，也因为这样的浑浊状态，
始终是薄弱的，只意味它的开放姿态，在
沪可以无拘无束，努力吸收、表达东、
西方的各种样式；包括沪语的本身，也一
直是在改变和不确定当中，比如上海话

“我伲”（我们），到了1930年会改说宁波话
的“阿拉”。上海一直是一盘散沙的习惯
性表达，随后是“国语”的推进，普通话的
深度推广——上海作者以“北京方言为基
础”的标准语言写作，已成为一种习惯。

武 歆：“趋同”是文学创作的大
敌。今年上半年，我参加了在河北省召
开的关于荷花淀派的研讨会，京津冀三
地作家、评论家一同参与。三地作家有
一个共同认识，流派的提倡是一种危险
的行为，会扼杀作家的创作个性。被认
为荷花淀派创立者的孙犁先生，从来没
有宣称过荷花淀派的存在，他也从来没
有认同这样的划分。因为大家都像荷花
淀派，这个流派就会没有创新，就会被
桎梏、就会死亡；大家都不像荷花淀
派，那么也就没有这个流派，也就没有
意义。所以，我认为关于某种流派的划
分，还是应以作家的创作观念来划分，
而不是简单地以作品题材、作品风格来

划分。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圆，应该
是敞开的。犹如现实主义创作，其实是
分为四个方面的，社会、心理、魔幻和
解构，但是这四种形式又不是单独存
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地域魅力永在，边界或会
拓变

记 者：京津沪属于受全球化影响较
大的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地域文化
色彩淡化，文学的地域性是否也有淡化？

金宇澄：地域文化，在文学而言，
第一反映在语言。语言应该是文学最重
要的特征，读者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语
言，那么长期采用一种标准语，来表现
不一样地域内容，容易同质化。年轻作
者们的母语如只有普通话，缺少方言的
托底，对于地域的、个性化的写作，在
语言上无疑就是明显的损失了。此外，
翻译腔以及西文写作的思维影响、“世界
性的写作”的说法，也都会淡化作者的

“在地性”。文学与其他艺术相比较，作
者一般都不够重视作品的排他性，也是
明显的一种淡化。

肖复兴：全球化会让一座城市尽快
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市，从而融入世界，
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无疑作用很大。但是，
对于本土的文化却带来有弊有利的变化，
和经济的发展并不成正比。地域文化色
彩的淡化，让城市千人一面，同时让文学
书写的空间愈来愈拘谨。老北京的文
化，便很容易成为老照片的一种怀旧。

武 歆：地域文化色彩淡化已是不争
的事实。从最简单的生活层面来看，我
们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去了某地，早上
睁开眼睛望向窗外，似乎还在原来的城
市，外面的景观非常相像。不仅在国内
是这样的感受，就是在国外，似乎也有
这样的感觉。不同城市的人、不同国度
的人，除了语言上存有一些障碍，彼此
的交流也几乎没有障碍。因为世界上发
生的事情，大家都会在第一时间知道，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地球村”。在如此氛
围下，某一地区的属性特征，也就会越
来越淡化了。地域文化色彩的淡化，肯

定会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这也是最近十
几年以来，很少有人再用某个具体的地
域特点来总结作家的创作特点。这种大
背景对文学地域性的影响，也会相应存
在，但不是绝对的，有的作家可能就会
跳出这样的局限。

记 者：全球化背景下，文学的地域
性是否应该保持？如何保持？作家如何
保持创作个性？

武 歆：文学地域性应该保持。如何
保持呢？我想我们不应该以简单的地图
标志来看待文学地域性。应该站在本民
族的精神层面上、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上、
本民族的历史上，来面对人类世界共同的
审美、审丑的基点。应该把文学出生地与
身体出发点区别开来，其概念不该混
淆。作家的创作个性，同样来源于这样的
基点。我们非常熟悉“魔幻现实主义”，但
在我们印象中，不会是阿根廷，不会是哥
伦比亚，而是拉美文学抑或西语文学，是
南美大陆。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作
家的创作个性显得尤为艰难，我们既要
注意“大”，也要注意“小”，不仅仅体
现在写作形式上，更应该体现在作家的
内心深处。拥有怎样的视角，就会拥有
怎样的写作姿态。

金宇澄：全球化背景，更需要作者来
表现他最熟悉的局部地域，对于现实主义
的作品，局部一直是最重要的。作家能表
现的，是且只能是一个局部的世界。局部
的独有魅力，这是文学的永恒主题。

肖复兴：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学的
地域性必须加强，才会让本土的文学创
作更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文学创作，
不能一味的怀旧，也不能一味的趋新。
事实上，写芝加哥的索尔贝娄，写伊斯
坦布尔的帕慕克，他们的作品中都没有
淡化自己的地域性特点。一部 《水浒》，
几百年过去了，发生那些故事的地理环
境依然鲜活的存在，很多地方按图索
骥，现在依然可以找到。我前面说过，
京味文学所包含的三大元素，其中就有
地理元素。从某种程度而言，地理或说
地域性，是书写这样城市的坐标，是一
部作品中另一位不说话却同样风情万种
的主角。

记 者：文学地域性发展前景如何？
金宇澄：应该乐观，地域性不会被

忽视，因为地域永远是那么的不同，充
满了生命力，永远会吸引作者和读者的
关注，无法改变。

肖复兴：我是相信发展的前景肯定
是宽阔的。道理非常明确而简单，没有
了地域性，京味文学便没有了书写的背
景和空间，其文化历史的血液便无法在
作品中流淌，人物便容易成为空心人。
起码，京味文学也就不会存在了。

武 歆：未来的文学地域性的判断，
绝不再是过去狭窄的某个城市、某个国度
的概念，而是民族文化的大概念。将来判
断一个作家或是介绍一位作家，可能会以
何种语言创作为基本标准。文学地域的
边界肯定会拓展。这的确需要我们具有
长远的眼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没有高度的文化
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所谓
文化自信，不仅仅是
一 个 词 语 ， 更 是 信
念、情感，是磅礴的
力量，是对过去的认
同更是对未来的承担。它从五千年历史中传递
下来，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炬，人们的心被这火
炬所照亮，从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
术、曲艺到舞蹈、民间文艺、摄影、书法、杂
技、电视，每一个文艺领域、广大的文艺工作
者都庄重地体认着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分量，
都意识到沉甸甸的责任，都在认真思考文化自
信之于文艺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想象这世界是由各个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所形成的一片森林，中华文化就是其
中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一棵大树。那些和她一
起萌芽生长的树木，有多少已经停留在了时间
深处，成为一株标本，而属于我们的这棵大
树，栉风沐雨，历经重重灾难依然苍劲而青
翠，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的文化自信，所信
的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历史，是在这
历史中形成、支撑着我们一路走来的传统和价
值；对文艺工作者来说，文化自信更是对五千
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风神
独具的美学精神的热爱、铭记和传承。中华文
化是传统的，也是当代的；是陈列在博物馆的珍
宝，更是这个时代活跃的精神脉动。以文学为
例，无论是传之久远的古典文学，还是一百多年
来现当代作家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复兴而书写的

“新文学”，包括我们对当下中国的表现和讲
述，这些书写共同构成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化
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化自信，既是依靠着我们
的伟大传统，更是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
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坚定文
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就是要在新时代自觉
担当新使命，为人民创造文艺杰作，为人类贡
献不朽作品。

仅仅三十年前，中国作家还曾经为“走向
世界”而焦虑。那时候，“世界”仿佛在我们之
外，在遥远的远方，我们必须奋力跋涉才能走过
去。但今天，一切都不同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
们，他们从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中，从祖国和人
民的迅猛前进中获得力量、获得新的视野，变得
更加自信从容。对当今中国的作家艺术家来
说，世界在远方，世界更在脚下，我们深刻意识
到，越是全球化，越需要坚持民族文化的根性和
本位，越需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信。而越具有
文化自信，我们也就
越加开放和包容，更
强烈地认识到中国作
家 艺 术 家 对 全 世 界 、
全人类的文化责任。

坚定文化自信
履行文化责任
坚定文化自信
履行文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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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这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必由之路。置身新时代，我们
的文学尤其是地域文学有着怎样的变化？

哲贵笔下的信河街人物每一个都
不是等闲之辈，因为有了他们，信河街
被鼓捣得风云激荡，地动山摇。长篇
小说《猛虎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是信河街人物的一次集体检
阅。在小说结尾处，宇宙网络公司横
空出世，代表着全新的互联网商业时
代的到来，也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
财富角逐游戏已经拉开了序幕。长江
后浪推前浪，当陈宇宙这一代人登上
信河街的历史舞台，他们又将演绎出
怎样惊心动魄的传奇？他们跟随着前
辈英雄们的足迹，是另辟蹊径，还是重
蹈覆辙？

《猛虎图》 是一部好看的小说。
而我一直认为，“好小说”的标准之
一是必须“好看”。哲贵作为一个敏锐
的青年作家，他的“好看”绝不会只是
停留在基本的技术层面。

小说不是史书，小说可以直指人
心，并以内心的真实映照历史，使历
史事件不再冰冷和无情，从而“津津

有味”。人物以及人物内心的“真
实”，则来自于客观的对待。哲贵说
过，他的写作，首先要求自己对笔下
的人物不带任何偏见。这句话说来轻
巧，但要在写作中真正做到没有偏
差，哪怕是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而
言，也绝非易事。《猛虎图》 中每个
人物的性格既是独特的，又是多重组
合型的。陈震东多智而跋扈，王万迁
急进而自卑，胡长清沉稳刚毅，计化
龙狡诈阴鸷，刘发展谨慎守业……这
些人物性格显示出丰富性和复杂性，
哲贵做到了对人物没有偏见。

《猛虎图》 徐徐展开一幅群虎争
雄的图画，在这里，只有力量和智慧
的展示、较量、抗衡，人性的美好与
丑陋，内心的黑暗与光辉，在故事的
推进和交织中如影随形。

正是客观、干净的作品特质，使
《猛虎图》 具备了丰富性、多义性以
及多种解读的可能性。

这是个镜像世界。当心如猛虎的

陈震东身受重创伤痕累累，在他的
“心识”里，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老
虎，包括他最好的朋友和妻子。也
许，只有当陈震东驱逐了他自己心里
的虎狼，才能改变他的“心识”世
界，让世界回复到原来的平静、平
和，乃至有可能找回另一个和风丽
日、温暖如春的“镜像”。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如何善
护其心，值得我们去深思。

《猛虎图》展现信河街风云
韦 陇

开栏的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
九大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
的指南。为加深对报告的理解，本报自
今日起开设“代表走笔”栏目，请十九
大代表畅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本篇为开栏第一篇。


